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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佛教與佛教的現代化 

 

賴永海  

南京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 

   

  近幾十年來，隨著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人類向現代化社會邁進了一大步。與之

相應，各種社會文化都面臨著兩方面的問題：一是如何對待自己的傳統？二是如何適應現實

的社會？──如果說，特定的傳統往往是特定意識形態現代化的「載體」（亦即具體的思想

內容），那麼，特定的社會條件則常常是某種意識如何現代化的現實根據（亦即朝著什麼方

向發展及如何發展）。 

  與其他宗教一樣，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意識形態，在今日社會裡也面臨著一個是否要現代

化及如何現代化的問題。一般而言，當不會有人反對佛教的現代化，而對於佛教應該如何現

代化的問題，則可能會見仁見智、言人人殊。有鑑於此，本文擬就佛教應該如何現代化問題

做一些嘗試性的探討，不妥欠當處，有俟大德、方家。 

一、現代佛教應該走肯定人生的道路 

  佛教應該如何現代化？現代佛教應該走什麼樣的道路？首先應該解決的一個問題，是現

代化的主體問題，亦即所現代化的必須是佛陀的教化，而不是別的東西；換句話說，現代化

了的佛教應該保持佛教最基本的精神。有鑑於此，有必要先弄清楚佛教自身的「傳統」，亦

即歷史上佛教的基本精神。 

  佛教的最基本精神之一，是著眼人生、關注人生，對此，大家當不會有異議──因為不

論原始佛教，抑或後來的大乘佛教；不論北傳佛教，抑或南傳佛教；不論印度佛教，抑或中

國、日本、東南亞佛教，其著眼點無一例外地都是人生問題。釋迦牟尼之創立佛教，乃發端

於對人生問題的思考和關注，因眾生把此因緣幻化之五蘊身視為實有，導致人我之執著，故

爾產生了生、老、病、死等諸多苦患。佛陀創教的主旨，在於把眾生從這生死輪迴的苦海中

救出，初轉法輪「四聖諦」之第一諦──「苦」，即是悲憐眾生之各種苦難，而作為最終目

標之「入滅」，也是以拯救眾生為旨趣；「集」、「道」二諦作為探究人生苦難之原因及尋

找擺脫苦難的方法，也都是以救度眾生為目的，因此，佛陀創教之著眼於人生實毋庸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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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在其往後的發展過程中，因各種不同的社會歷史條件而出現了眾多的流派和各種各

樣的表現形式，但不管哪種流派、哪種表現形式，都無法離開人生這一主題，如果離開了人

生這一主題，也許就不再成其為佛教了。例如，小乘佛教注重自我解脫，以自了為終的，但

其所要度脫的，是人生，問題只在於它僅僅局限於個體之人生罷了；大乘佛教把範圍擴大了，

把境界提高了，提倡慈航普度、廣濟群生，但其所要濟度的，亦主要是人生──不管是大乘

空宗倡的「因緣性空」，抑或法相唯識學講的「萬法唯識」，或是中國佛教的注重「體證佛

性」──儘管他們所走的路徑或所採取的方法不盡相同，但最終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即使眾

生，特別是人從生死輪迴中解脫出來。這裡，我們看到傳統的佛教有兩個顯著的特點：第一，

都以人生為對象和著眼點；第二，均視此人生為苦海，以厭棄人生為特徵，以度脫生死苦海、

登上涅槃彼岸為最終目標。佛教的這一傳統精神後來遭到怎麼樣的境遇呢？ 

  就世界範圍說，以個體人生為對象、以自我解脫為目標之小乘佛教比不上以慈悲普度為

號召、以成菩薩作佛為目標的大乘佛教發展快、影響大；第二，對人生取厭離、否棄態度的

「消極佛教」逐漸為肯定人生現實價值之「積極佛教」所取代。這兩點我們都可以從中國佛

教的歷史發展得到有力的說明。 

  佛教之東漸，原是大小二乘兼傳的，但是，小乘佛教在傳入中國之後，始終成不了氣候，

且自魏晉以降，更是日趨式微；與此相反，大乘佛教自傳入中土後，先依傍魏晉玄學，後融

會儒家的人性、心性學說而蔚為大宗，成為與儒、道二教鼎足而三，對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產

生著巨大影響的一股重要的社會思潮，此中之緣由無它，蓋因大乘佛教注重利他，強調慈悲

普度的精神，較諸小乘注重自利，單講自我解脫的思想更符合中國人的精神需要，更能為中

國人所接受──這種現象正如歷史上有些思想家所指出的：一種思想的普及程度，決定於社

會對這種思想的需要程度。大乘佛教之所以能夠盛行於中國，而小乘佛教在中國始終成不了

氣候，這一歷史事實至少給我們予這樣一個啟示：中國佛教的往後發展，中國佛教現代化所

走的道路，不可能是那種封閉式的、注重自利、自了的小乘佛教，而應該是那種開放性、大

眾化的，注重利益他人、提倡普濟群生的大乘精神。 

  中國佛教史上還有一個重要的事實，即自隋唐之後，禪宗幾乎成為中國佛教的代名詞，

而深入地考察禪宗的思想，其最核心的東西當是把一切諸法包括諸佛與眾生都歸結於自心、

自性。如果說，籠統地稱自心、自性容易造成把印度佛教的心、性與中國佛教的心、性混為

一談；那麼，中國禪宗所說的自心、自性，在相當程度上還可進一步歸結為人心、人性。─

─這一變化之富有「革命」意義，以致後人把惠能大師對傳統佛教的變革稱為「六祖革命」。 

  「六祖革命」的實質，決不是改變某一佛教術語之稱謂，更重要的改變了此一稱謂的內

涵。具體地說，惠能以人心、人性取代傳統佛教的自心、自性之實質，乃在於把佛歸結於人

之同時，把人變成了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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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禪宗把佛性歸結於人性，進而把人變成為佛的思想，在禪宗典籍中真可謂俯拾皆是，實

際上，貫穿於《六祖壇經》中的一個基本思想──「迷凡悟聖」，則是打通人、佛界限的一

個最好表述；惠能之後，其法子法孫們更直言佛即是人，人即是佛，人佛無異。如果人們有

機會去讀讀後期禪宗的「公案」、「話頭」、「機鋒」、「語錄」，更會發現，禪師們所苦

苦尋覓的東西，原來都是「自家寶藏」，禪師們所說的「主人公」，實際上也就是他自己，

而那些大徹大悟了的禪師，其最大的收穫，不外是發現原來「佛即是我」、「我即是佛」。

此一情形唐代某尼之一〈悟道〉詩寫得最是生動真切、淋漓盡致。詩曰：「終日尋春不見春，

芒鞋踏破嶺頭雲；歸來偶把梅花嗅，春在枝頭已十分。」──此謂翻山越嶺、踏破鐵鞋苦苦

尋覓未著之佛，原來就是自個兒的心性。 

  把佛歸結於人、把人變成為佛的思想何以能增強禪宗的生命力，使之風靡天下呢？這裡

面涉及到一個人生的價值取向問題──可以說，這也是禪宗與傳統佛教之最大殊異處：傳統

佛教之看待人生，首先視此五蘊身為眾緣和合之假相，並認為一切苦難正是源於對此虛幻之

五蘊身的愛欲執著，因此主張對現實的人生取厭離、否棄之態度──誠然，「緣起性空」是

佛教之基本理論，但是由此理論不一定就要得出對現實人生取厭離、否棄之態度，此中還有

一個方便、究竟及隨機說教等問題。在佛教史上，就經常出現因不能妥善處理好這個問題而

把佛教變成一種與人生不相關的或是非人生的「超亡送死之教」，導致佛教與人生日隔，佛

教自佛教，人生自人生，從而使佛教走上衰落、式微的道路，這種教訓是很慘痛和深刻的。

中國佛教史上，曾有不少高僧大德及有識之士對此深有認識，並提出過尖銳的批評，例如近

代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就曾尖銳指出佛教之脫離、遺棄人生乃是「致佛法不揚，為世垢病之

一大原因」。 

  太虛大師的這一看法是很有見地的──道理很簡單，既然佛教遺棄了人生，人生必然也

會遺棄佛教，正如德國古典哲學家費爾巴哈在分析宗教存在和發展的根源時所說的，如果有

一種神靈「高高在上」得「不食人間煙火」，絲毫不理解信仰者的感情意欲，不能給信仰者

以某種形式的利益，那麼，即使這種神再神通廣大，也不會有人去信仰它、崇拜它。而如果

一種宗教失去了自己最基本的信眾，完全沒有了群眾的基礎，那麼又遑論傳教弘道呢！？　 

  禪宗對於傳統佛教的一個重要改革，即是調整了佛教對於人生的態度。他一改傳統佛教

之厭離和否棄現實的人生，而易之以對人生價值、人生意義取積極肯定的做法。在禪宗看來，

人之與佛，並不是一成不變的，之間不存在不可逾越的鴻溝，區別僅僅在於「迷」還是「悟」，

「迷即凡夫，悟即佛」。因此，重要的並不是一味地厭離、否棄此現實人生，而是應該致力

於破迷開悟。一旦開悟了，眾生即是佛。此等同於佛之眾生的價值和意義，是勿容置疑的，

因而非但不應該厭離、否棄，而且應該給予積極的肯定。這種對人生現實價值和意義之積極

肯定，使得人們不是從遙遠的來世和彼岸獲得精神的寄託和安慰，而是在當下之現實生活中

「給人信心，給人歡喜，給人希望、給人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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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管從歷史的還是從現實的角度看，禪宗的改革都是成功的。在歷史上，禪宗從一個「在

野」的、本來不很起眼的宗派，自我發展成能夠與當時最高統治者大力支持的諸如天台、華

嚴、唯識等各大宗派相抗衡，並最終取代它們的「天下第一大宗」，此中之原因雖然是多方

面的，但其思想比其他各宗之更能適合國人之需要當是最根本的原因。再看看當今世界，「禪」

不但在東方很風行，很有市場，而且連向來對佛教不是太感興趣的西方人，也掀起一股「禪

宗熱」，這種現象除了說明禪宗思想之生命力和適應性外，恐怕很難找出更有說服力的原因。 

  用這麼多的篇幅論述禪宗的改革和改革後禪宗在歷史上和當今世界上之經久不衰和廣泛

流傳，旨在說明這樣一個問題，即今日的佛教改革究竟應該朝什麼方向發展？佛教的現代化

應該走什麼樣的道路？──禪宗的發展和廣泛流行，至少告訴我們：建立和發展現代化的佛

教，而且可以應該走禪宗肯定現實人生之價值和意義的道路；換句話說，在當今時代，能夠

在中國乃至世界上發展起來、流傳開來的現代化佛教，當是以肯定現實人生之價值和意義為

基點的活生生的、積極的佛教，而不是那種主張遠離社會、否棄人生乃至專事「超亡送死」

的消極佛教。 

  實際上，現代佛教應該走肯定人生道路的思想，近代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早已有深刻的

認識和明確的論述，他在〈佛陀學綱〉中曾經說過：「現在世界人心注重人生問題，……應

當在這個基礎上昌明佛學，建設佛學，引人到佛學的光明之路，由人生發展到佛。小乘佛法，

離開世界，否定人生，是不相宜的。」在〈即人成佛的真現實論〉中，太虛大師也指出：「末

法時期佛教的主流，必在密切人間生活」，而決不能重走那種遠離人間、隱遁山林的老路。

至於中國佛教，太虛大師更從思想文化背景的角度，從儒家思想之注重人生的角度，論證了

現代佛教必須走密切人間生活、肯定人生價值的道路。 

  如果說太虛大師之人生佛教較多地停留於理論的層面，那麼，星雲大師則從實踐的角度

把人生佛教推到一個新的階段。早在二十幾年前，星雲大師就一再強調：「佛法是人生的學

問。」（《星雲大師講演集》）他認為，「佛法的主要精神是提高我們的人格。」（同上），

教我們怎麼樣做人，怎樣做一個「有人格」的人。同時，星雲大師的人間佛教還十分注重把

佛教與生活緊密結合起來，認為「今日佛教的最大毛病，是把佛教與生活分開。」（同上）。

他指出：「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在在處處有佛法，吃飯、穿衣、睡覺，處處有佛法。」（同

上）。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近幾十年來，星雲大師進一步把這種人生佛教推向全世界，使人

生佛教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二、現代佛教應該走積極入世的道路 

  如同人生的價值取向對於現代佛教的發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一樣，對於出、入世問題

的態度，也在相當程度上決定著現代佛教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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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於對人生的厭離和否棄，傳統佛教，特別是小乘佛教，在出、入世問題上，基本上是

站在出世的立場。傳統佛教的這種出世主義，使得佛教在其往後的發展過程中，屢屢遭到挑

戰和挫折。如果說，佛教在印度的衰微實有其特定的社會原因和歷史條件，不能完全歸結於

佛教的出世主義，那麼，小乘佛教在中土的始終不成氣候，其出世主義則不能不說是一個重

要的因素；如果說，六祖惠能大師之前的禪宗雖然也能師師相承、法脈不斷，但始終不能有

較大的發展，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其注重隱思空山、離世隱修的山林風格，那麼，惠能之

後禪宗的蓬勃發展，其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其即世間求解脫的入世精神。 

  人們不妨翻閱一下中國佛教發展的歷史。 

  佛教傳入中國後，其受到非難和攻擊最多的，就是其離世、出世的主張有悖於儒家倫理、

有害於王道政治。起初，佛教徒經常以「在家出家」、「方內方外」等說法分而辯之，認為，

在家之民，自然應順化隨俗；但方外之賓，則應該遁世求宗。這種主張雖然可以為佛教的存

在提供理論的根據，但該理論本身就把佛教局限在「方外」，而如果佛教始終居於「方外」

而不介入社會，那麼，其發展餘地也就很受限制。 

  鑑於古代中國的經濟政治條件和社會歷史背景，許多高僧大德和有識之士都清醒地認識

到，如果中國佛教還是循著印度佛教出世主義的老路，不敢越雷池半步，那麼中國佛教想取

得較大的發展就是根本不可能的。因此，他們紛紛從不同的角度提出中國佛教應該在與儒家

倫理和王道政治的相互關係上，採取較實際、靈活的態度，這些主張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

面： 

  首先，中國佛教常根據佛經所言「佛為一大事因緣出現於世」以及大乘佛教「慈悲普度」

的精神，認為佛教不應該只講自身之解脫，而應該更加注重利他益世、廣濟群生。基於這一

思想，中國佛教史上的有為高僧和有識之士，常主張佛教不應一味潛形山谷，泯迹人間，岩

居穴處，隱遁修行，而應該走出山林，投身社會，把佛法推向世間，使佛教大眾化。 

  其次，中國佛教不像印度佛教那樣，過分強調佛教應該遠離政治、不問世事，而是能夠

根據古代中國社會的實際，利用世俗社會經濟、政治等條件，為佛法的弘揚、傳布提供方便、

尋找助緣。例如，鑑於古代中國是一個王權高於一切、王道政治具有至高無上權勢的特點，

清醒地提出「佛不自佛，唯王能興」[註 1]、「不依國主，則法事難立」[註 2]的主張，這一主

張對於佛教在中國的傳揚發展的意義，人們可以從天台、唯識、華嚴等幾個較大的佛教宗派

的形成和發展得到有力的證明。不難想像，如果沒有隋、唐二個封建王朝及隋煬帝、唐太宗、

武則天等最高統治者的大力支持，智顗、玄奘、法藏之建立全國統一的佛教宗派幾乎是不可

能的。唐代名僧宗密在解釋佛教之必須依靠世俗的王公大臣時，說了一段很耐人尋味的話。

他說：「教法委在王臣，苟與王臣不接，還能興顯宗教以不？」[註 3]這段話既道出了中國佛

教與王道政治的相互關係，又為中國佛教的發展指出了一條雖屬「方便法門」，但又頗具實

際意義的道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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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中國佛教所以能夠比較順利地發展，還在於它較好地處理了佛法與世間法的相互

關係。在這個問題上，中國佛教的成功之處有二：其一是適當地調整了佛教與中國傳統的倫

理綱常的相互關係，使得佛教非但不與封建倫理綱常相悖，而且能佐教化。例如隋唐之後的

中國佛教非但大講孝道，而且「勸臣以忠，……勸國以治，勸家以和」。[註 4]其二，中國佛

教能夠善於隨順世法之需要，既講「治心」，也講「治世」，把佛之「治心」與儒之「治世」

合理地統一起來，此誠如宋代名僧契嵩所說的：「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不同，而

同歸乎治。」[註 5]這樣，佛教非但無損時政，而且有益國治。 

  如果說中國佛教的其他宗派在出、入世問題上多表現於某些較具體的觀點和實際的做

法，那麼，禪宗在這方面則大大向前推進了一步，它已不局限於某些具體的觀點或做法，而

是作為自宗的一個基本思想。而禪宗思想的這一轉變，也是以「六祖革命」為標幟，此誠如

玄覺在《永嘉證道歌》中所唱的：「遊江海，涉山川，尋師訪道為參禪；自從認得曹谿路，

了知生死不相關。」也就是說，自惠能之後，生死與涅槃，出世與入世，已被融為一片。 

  能否處理好佛法與世間法、出世與入世的關係對中國佛教發展的至關重要性還可以從

近、現代中國佛教發展的曲折過程得到說明。 

  由於社會政治、經濟等各方面的原因，中國佛教進入近代以來──正如有些佛教學者所

指出的──是「最黑暗的時期」，此一時期的中國佛教界，除有少數僧人、居士仍在為了「沿

續慧命」而進行不折不撓的抗爭之外，整個中國佛教「幾乎是剩下空白的一頁」（無言法師

語）。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什麼呢？著名佛教改革家太虛大師對此有清醒的認識和深入的

分析。他認為，佛教所以衰落到這步田地，主要原因之一，是許多僧徒或隱遁潛修，或賴佛

求活，佛教不但不關心社會，介入生活，相反地與世日隔，佛教自佛教，社會自社會。佛教

冷落社會的結果，是社會也冷落了佛教。嚴酷的現實使太虛大師意識到，不對這種離世、避

世的佛教進行一番徹底的整頓和改革，佛教之生存已成問題，又遑論發展。太虛大師於是有

「整理僧伽制度論」等諸多佛教改革的主張。其中，關於佛教應走入世道路方面，太虛提出

了以「捨己利他」、「饒益有情」為重心的「菩薩行」，主張「佛教佛學通一切出世世間真

諦俗諦而言」[註 6]「禪宗與一切佛法通為世出世間底善法的，……佛法本是透徹出世，而亦

利益世間盡未來際的。」[註 7]號召舉凡欲實行菩薩行者，應該參加社會各部門的工作，如出

家的可以參加文化界、教育界、慈善界等工作；在家的則可以服務於政治界、軍事界、實業

界、勞動界等，使國家、社會和民眾都能得到佛之利益。 

  實際證明，太虛大師的這種佛教改革的主張是正確的，自此之後，中國佛教開始出現轉

機，而繼承太虛大師佛教改革事業的現代中國佛教界在這幾十年時間內更把中國佛教推到一

個新的階段，大陸佛教界提出的「莊嚴國土，利樂有情」的思想與太虛大師的「捨己利他」、

「饒益有情」的思想是相吻合的，而台灣佛教界在把傳統的出世佛教改革成既出世又入世的

佛教方面也做了大量的工作，使得近幾十年內佛教在台灣有長足的發展，其中有些高僧如星

雲大師所提出的「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頗能體現太虛佛教改革的精神。星雲大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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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句話更是耐人尋味。他說：「在家容易，出家難！出家容易，出世難！出世容易，入世難！」

[註 8]這種既講出世，又重入世，把出世與入世合理地統一起來的思想，對於近幾十年佛教發

展的意義是無可置疑的。 

  回顧歷史上乃至近幾十年來中國佛教的發展歷程，人們可以從中得到一些什麼啟示呢？

──首先，要建設和發展現代佛教，無論如何不能重走以往那種只講自我解脫、注重離世隱

修的老路，而應該注重入世，介入社會，走利他濟世的道路；其次，佛教的「入世」與世間

法的「入世」並非全然無別，如果說世間法多是在全然否定「出世」的前提下講「入世」，

那麼，現代佛教則應當既講「出世」，又講「入世」，把「出世」與「入世」合理地統一起

來，如提倡「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業」等；第三，佛教作為一種宗教應該保持自身的相

對獨立性。世間法如經濟、政治、法律等多注重現實的利益，而佛教所強調和注重的是精神

的境界。因此，現代佛教既應該「應時勢之所趨，而適機緣之所宜」，又應該保持佛教的基

本精神，保持自身的相對獨立性，這樣才能使佛教富有生機和生命力。 

三、現代佛教應該走人間化的道路 

  這裡所說的「人間化」既包含以上所說的佛教應該注重和肯定現實人生及應該介入社會、

積極入世兩個方面，但又不限於此，而是具有更深一層的內涵，主要指應該把世間法作為整

個佛法的基礎，把淨化人間作為佛法的根本任務和最終目標。 

  不論是禪宗的「人間佛教」，還是太虛大師的「人生佛教」，都有一個重要的思想，即

主張不離世間求佛法，強調即世間法是佛法。惠能就說過：「佛法在世間，不離世間覺。離

世求菩提，恰如求兔角。」[註 9]惠能的嫡傳弟子神會也一再強調「若在世間即有佛，若無世

間即無佛。」[註 10]南宗沿著這條把佛法人間化、世俗化的道路，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取得

了很大的發展，但到明清時期，中國佛教偏離了這條世間化的道路，結果使佛法進入了一個

空前黑暗的時期。自太虛大師倡導佛教改革之後，才重新出現注重人間的傾向，太虛本人就

一再強調：「世法是佛法，佛法不是佛法，善識此意，任何經論，皆可讀也。」[註 11]當時一

批贊同佛教改革的僧人也都主張應把佛法人間化，認為「若離人間而談大乘佛教者，直魔事

耳」[註 12]。這種主張使中國佛教「起死回生」，作用是世人有目共睹的。進入現代社會後，

那些致力於佛教改革的高僧大德們也一直認準這條「人間化」的道路，從各個方面把佛法與

世間法緊密地融合在一起，不斷把佛教推向前進。他們或者把佛法生活化，認為佛法與生活

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生活即佛法，做人即做佛；或者倡事業和弘法並重，以出世的精神做

入世的事業，以強大的事業促進佛教的發展；有的更從日常生活、本職工作等角度去闡揚佛

法，把世間法視為佛法的基礎，指出只有把世間法做得妥妥當當，才能作為出世的資糧。這

一切，都使佛教進一步大眾化、生活化、世俗化，從而使得佛教有更廣闊的活動空間，有更

廣泛的社會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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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的人間化另一層意蘊是指應該充分發揮佛法淨化人心的功能，把建立人間淨土作為

現代佛教的根本任務和最終目標。 

  古代中國向來重視宗教的教化功能，所謂「神道設教」就是借助於「神道」（即宗教）

以教化百姓。佛教傳入中國後，也逐漸走上注重淨人心、佐教化、敦風俗、益國治的道路。

它或以「五戒十善」告誡信徒，或以「諸惡莫作」規勸世人，或以「治心」、「淳俗」相標

榜，或以「利他濟世」為號召，儘量調和佛教思想與儒家倫理的矛盾，極力強化佛法的教化

功能，這樣做既遙契佛陀慈悲濟眾、廣利群生之本懷，又深受社會各界的歡迎，不僅對於佛

教自身，而且對於國家、社會乃至廣大民眾都是一件功德無量的大好事。也正因為這樣，在

佛教傳入中土一千多年時間內，雖然一直有人攻擊、排斥佛教，要求把佛教或退回天竺，或

放歸桑梓，有時甚至假最高統治者之手以強制滅佛（如「三武一宗滅佛」），但都沒能阻止

佛教的向前發展。這充分說明，決定一種意識形態（其中包括宗教）盛衰興亡的最根本的東

西，不是某些人（乃至社會集團）的主觀意願，而是這種意識形態本身是否適應社會的需要。 

  歷史是一面鏡子，當人類進入了現代社會之後，佛教究竟應該怎樣發展？佛教應該怎樣

做才能更好地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而取得更為廣闊的發展空間？──這在相當程度上取決

於佛教能為現代社會提供什麼，亦即它具有什麼樣的功能和社會作用？ 

  由於經濟的迅猛發展，現代社會的物質財富成倍增長，而隨著商品經濟的不斷擴大，社

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被商品化了，為了某種現實的經濟和政治利益，有些人甚至可以置道德

和良心於不顧，爾虞我詐、相互算計，損人利己、不擇手段，「只要能撈上一把，管它死後

洪水滔天」。在這樣一個物欲橫流的時代，人們最需要亦即所缺乏的，乃是精神的追求和心

靈的淨化。既然是這樣，現代佛教應該做些什麼呢？──不言而喻，應該應社會之所需，適

時代之機宜，把淨人心、敦風俗作為自己根本的任務──而這又是向來注重精神境界具有「治

心」、「淳性」傳統的佛教所能做到的，所以，自近現代以來，許多富有識見的大德高僧，

都把「要將穢土三千界，盡種西方九品蓮」，亦即建立「人間淨土」，作為弘法傳教的最終

目標，應該說，這是既符合佛教的基本精神，又適應時代的發展潮流的「契理契機」之舉，

其前途當是無可限量的。  

  

【註釋】 

[註 1] 道林，《廣弘明集‧周祖巡鄴請開佛法事》卷十。 

[註 2] 《高僧傳‧釋  道安傳》。 

[註 3] 《宋高僧傳‧宗密傳》。 

[註 4] 李師政，《廣弘明集‧內德論》。 

[註 5] 《鐔津文集》卷八，〈寂子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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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6] 《昧庵讀書錄》。 

[註 7] 《論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 

[註 8] 《星雲大師講演集(一)》，〈從入世的生活說到佛教出世的生活〉。 

[註 9] 《六祖壇經》。 

[註 10] 《荷澤神會禪師語錄》 

[註 11] 引自胡朴安的《太虛大師不可及》。 

[註 12] 法舫，《人間佛教史觀》。 


